
不
論
喜
悅
，
還
是
失
敗
，
四
年
艱
辛

付
諸
一
戰
，
奧
運
的
淚
水
最
動
人
。

香
港﹁
牛
下
女
車
神﹂
李
慧
詩
，
在

全
城
期
待
中
失
去
四
強
之
爭
的
機
會
，

她
哭
了
十
五
分
鐘
，
淚
乾
了
，
她
說
無

想
過
自
己
沒
有
獎
牌
的
。
世
事
之
痛
，
莫
過

於﹁
坐
定
粒
六﹂
以
為﹁
有﹂
，
但
意
料
之

外
竟
是﹁
無﹂
。

李
慧
詩
本
來
有
力
量
取
得
金
牌
，
背
負
着

全
城
的
期
望
出
發
，
卻
意
外
空
手
而
回
，
失

望
可
想
而
知
。
值
得
敬
佩
的
是
，
她
能
收
拾

淚
水
再
出
發
，
為
未
來
作
出
規
劃
。

中
國
女
排
以﹁
逆
轉
戰
術﹂
，
把
衛
冕
冠

軍
的
巴
西
隊
摒
於
四
強
之
外
，
當
時
席
上
一
位
巴
西
小

男
孩
看
着
巴
西
隊
失
利
，
悲
從
中
來
，
泣
不
成
聲
，
淚

流
滿
臉
，
看
見
孩
子
傷
心
，
成
人
難
免
心
軟
。

運
動
競
爭
是
慘
烈
的
，
不
是
成
功
便
是
失
敗
，
不
是

你
哭
就
是
我
哭
，
對
不
起
，
小
孩
子
你
也
只
能
面
對
殘

酷
了
。
據
說
，
小
男
孩
是
巴
西
隊
主
教
練
的
兒
子
，
他

的
淚
水
有
民
族
尊
嚴
，
更
有
父
親
的
榮
辱
，
你
不
能
不

為
孩
子
的
情
感
而
動
容
。

巴
西
是
奧
運
東
道
主
，
巴
西
女
排
準
備
在
國
民
面
前

衝
三
連
冠
，
誰
會
想
到
在
全
場
助
威
聲
中
，
失
去
奪
牌

機
會
？
巴
西
團
隊
失
望
的
淚
水
，
加
上
中
國
教
練
郎
平

和
運
動
員
的
喜
悅
之
淚
，
可
謂
水
浸
運
動
場
。

在
女
子
自
由
體
操
，
意
大
利
選
手
上
屆﹁
梗
頸

四﹂
，
今
屆
以
為
可
以
再
晉
一
級
取
得
銅
牌
，
殊
不
知

還
是
差
少
少
分
數
，
擺
脫
不
了﹁
阿
四﹂
的
宿
命
，
她

與
教
練
相
擁
而
哭
，
誰
想
做
成
世﹁
阿
四﹂
？

擁
有
十
八
個
世
界
冠
軍
的
中
國
乒
乓
球
名
將
王
皓
，

連
續
三
屆
奧
運
屈
居
亞
軍
，
英
雄
無
淚
，
被
稱
為﹁
千

年
老
二﹂
。
運
動
就
是
這
樣
，
艱
辛
努
力
的
比
拚
，
還

要
加
一
點
運
氣
。

運
動
場
外
亦
如
此
，
有
實
力
而
無
緣
坐
正
的
大
有
人

在
，
其
實﹁
阿
二﹂
不
易
做
，
能
做﹁
阿
二﹂
已
不

錯
。

收拾眼淚

我
一
直
是
個
很﹁
烏
龍﹂
的
人
。

如
果
在
三
天
之
內
我
沒
有
幹
過
諸
如
打
爛
杯

子
、
摔
爛
盤
子
、
炒
菜
把
鹽
巴
當
白
糖
放
、
洗

衣
服
時
左
手
指
甲
把
右
手
戳
得
鮮
血
淋
漓
、
在

熟
悉
無
比
的
家
裡
撞
破
額
頭
、
萬
里
晴
空
青
天

白
日
之
下
平
地
摔
倒
此
類
的
事
，
我
會
懷
疑
自
己
是

否
有
點
反
常
了
。

前
些
天
我
的
眼
睛
很
癢
，
經
過
自
我
診
斷
是
習
慣

性
的
結
膜
炎
、
角
膜
炎
之
類
的
小
毛
病
，
我
把
眼
睛

狠
狠
地
揉
了
無
數
遍
之
後
去
照
鏡
子
，
發
現
兩
隻
眼

睛
都
變
得
血
紅
血
紅
的
。
在
外
地
開
會
的
歐
巴
收
到

我
的
信
息
，
得
知
情
況
後
打
來
電
話
吩
咐
我
不
許
再

用
電
腦
，
要
勤
滴
眼
藥
水
。
之
後
我
躺
在
床
上
看
書

時
又
照
了
無
數
遍
鏡
子
，
每
照
一
遍
都
恨
不
得
鏡
子

裡
自
己
的
眼
睛
已
經
變
得
黑
白
分
明
了
，
可
惜
照
來

照
去
還
是
兩
隻
兔
子
眼
。

已
經
滴
了
數
遍
眼
藥
水
，
我
的
眼
睛
還
是
奇
癢
無

比
，
我
抓
狂
地
在
眼
皮
上
又
戳
又
捏
又
揉
，
然
後
又

照
鏡
子
，
發
現
眼
角
垂
下
一
塊
細
細
的
薄
膜
，
我
把

它
拽
下
來
之
後
突
然
感
到
恐
懼
起
來
：
是
不
是
眼
角

膜
掉
了
？
想
到
這
一
點
，
我
馬
上
上
網
搜
索
眼
角
膜

脫
落
之
後
的
症
狀
，
看
到
網
上
的
資
料
說
眼
角
膜
脫

落
會
導
致
視
物
變
形
，
然
後
會
失
明
。
於
是
我
用
兩

隻
眼
睛
輪
流
看
家
裡
的
各
種
物
品
，
發
現
這
些
物
品

果
然
看
上
去
和
平
常
有
點
不
一
樣
，
而
且
都
模
糊
得
嚴
重
，
如

此
我
的
心
便
沉
了
下
去
。

我
走
進
露
台
花
園
，
戀
戀
不
捨
地
盯
着
不
遠
處
翠
綠
而
朦
朧

的
梧
桐
山
看
了
很
久
，
想
到
失
明
以
後
我
再
也
看
不
到
眼
前
這

美
麗
的
青
山
，
午
飯
也
無
心
吃
了
。
因
看
了
網
上
的
資
料
說
眼

角
膜
脫
落
之
後
最
好
多
吃
胡
蘿
蔔
，
便
又
去
冰
箱
裡
拿
了
胡
蘿

蔔
熬
湯
，
喝
了
兩
碗
後
心
灰
意
冷
地
躺
下
…
…

歐
巴
開
完
會
回
家
來
，
一
進
門
我
就
直
截
了
當
地
告
訴
他
：

﹁
我
的
眼
角
膜
掉
了
！﹂
歐
巴
馬
上
拿
手
在
我
眼
前
揮
了
揮
：

﹁
你
現
在
看
得
見
我
嗎
？﹂
我
點
點
頭
，
滿
心
悲
傷
地
撲
進
歐

巴
懷
裡
，
彷
彿
已
經
看
到
了
我
失
明
後
被
他
拋
棄
的
悲
慘
場

面
。結

果
和
以
前
烏
龍
過
無
數
次
的
結
果
一
樣
，
歐
巴
拉
我
坐

下
，
耐
心
地
給
我
上
了
一
堂
科
學
課
，
告
訴
我
眼
角
膜
長
的
位

置
不
是
我
揉
揉
捏
捏
就
能
把
它
弄
脫
落
的
。
眼
睛
一
直
癢
的
原

因
是
我
每
次
都
睜
着
眼
睛
，
滴
完
眼
藥
水
又
一
直
睜
着
眼
睛
照

鏡
子
，
炎
症
好
得
了
才
怪
！

此
後
許
久
，
歐
巴
都
一
直
拿
我
的﹁
眼
角
膜
掉
了﹂
來
取
笑

我
。最

近
和
師
父
合
作
準
備
拍
攝
的
一
部
電
影
片
子
在
廣
電
局
的

網
頁
上
填
表
申
報
立
項
，
我
又
一
時
烏
龍
，
竟
然
把
自
己
苦
思

冥
想
出
來
的
片
名
填
錯
了
一
個
字
，
變
成
另
一
個
片
名
報
了
上

去
。
所
幸
雖
然
錯
了
一
個
字
，
對
影
片
的
內
容
影
響
並
不
大
，

並
未
造
成
什
麼
損
失
。

此
事
被
外
號
叫﹁
小
迷
糊﹂
的
女
友
知
道
了
，
對
我
狠
狠
地

取
笑
了
一
番
，
同
時
忘
記
了
自
己
也
是﹁
烏
龍﹂
一
族
，
開
車

時
只
會
用﹁
這
邊
、
那
邊﹂
辨
別
方
向
，
連
前
後
左
右
都
弄
不

明
白
，
更
別
提
分
清
東
南
西
北
了
。
估
計
如
果
沒
有
導
航
，
小

迷
糊
肯
定
每
天
只
能
在
自
家
樓
下
迷
路
，
連
出
門
都
不
可
能

了
。
不
過
，
小
迷
糊
並
不
覺
得
自
己
最﹁
烏
龍﹂
，
因
為
我
們

的
另
一
女
友
，
常
常
要
把
車
開
到
路
邊
的
水
泥
柱
子
上
撞
一
下

才
能
停
下
來
。

當
然
，
小
迷
糊
和
我
們
那
位
女
友
，
都
只
是
在
生
活
中
的
小

事
上
烏
龍
，
在
處
理
正
事
的
時
候
，
聰
慧
得
很
，
心
裡
比
誰
都

明
白
。

其
實
人
生
也
是
一
樣
，
有
些
人
平
時
處
處
精
明
，
每
件
小
事

都
不
願
吃
虧
，
而
且
花
在
揣
摩
別
人
某
句
話
、
某
個
表
情
上
的

時
間
很
多
，
但
到
頭
來
往
往
機
關
算
盡
太
聰
明
，
也
沒
見
到
真

的
獲
得
什
麼
，
卻
也
疲
累
得
不
行
。

所
以
我
想
繼
續
烏
龍
下
去
也
不
一
定
是
壞
事
，
只
要
不
影
響

別
人
，
自
己
烏
龍
到
把
烏
龍
常
態
化
，
每
日
吃
得
香
睡
得
着
，

倒
也
是
件
樂
事
。

我的烏龍我做主

奧
斯
卡
電
影
頒
獎
禮
近
年
備
受
批

評
，
指
頒
獎
禮
和
得
獎
作
品
太
主
流
或

商
業
化
，
但
其
實
仍
有
些
上
乘
的
小
眾

之
作
，
以
今
年
為
例
，
最
佳
電
影
雖
是

代
表
美
國
主
流
的
︽
焦
點
追
擊
︾
，
但

在
其
他
各
項
提
名
名
單
上
倒
見
到
多
部
題
材
冷

門
的
電
影
，
包
括
我
之
前
在
這
裡
寫
過
的
變
性

人
之
愛
︽
丹
麥
女
孩
︾
和
講
婚
外
戀
兼
同
性
戀

兼
忘
年
戀
的
︽
卡
露
的
情
人
︾
等
，
而
獲
最
佳

女
主
角
獎
的
︽
抖
室
︾(R

oom
)

同
樣
是
一
部

值
得
關
注
的
冷
門
電
影
。

港
譯
名
︽
抖
室
︾
，
比
台
灣
和
內
地
的
譯
名

︽
不
存
在
的
房
間
︾
和
︽
房
間
︾
好
，
那
間
既

如
其
諧
音﹁
斗
室﹂
般
大
的
囚
室
的
確
令
人
感

到﹁
顫
抖﹂
：
一
位
十
七
歲
的
少
女
喬
伊
因
為

自
小
受
媽
媽
教
育
，
要
用
善
心
待
人
，
相
信
和

幫
助
他
人
，
她
於
是
相
信
了
一
位
自
稱
丟
失
了

狗
兒
的
老
男
人
尼
克
，
結
果
被
拐
騙
而
遭
囚
禁

在
一
個
不
足
十
平
方
米
的
房
間
七
年
。

其
間
，
她
生
下
名
為
傑
克
的
男
孩
︵
電
影
一

直
沒
交
代
其
性
別
，
但
女
人
總
不
准
男
人
碰
孩

子
，
每
次
男
人
到
來
，
她
就
叫
傑
克
躲
進
衣
櫃

裡
︶
。
那
個
房
間
也
非
在
僻
遠
之
地
，
旁
邊
有

不
少
人
家
居
住
，
但
只
有
男
子
有
房
門
密
碼
。

女
人
一
直
被
鎖
其
內
，
內
有
廚
房
和
沐
浴
設
備
，
男
子
不

時
帶
些
食
物
回
來
，
只
有
屋
頂
天
窗
透
進
來
的
光
線
，
或

向
上
望
到
的
天
空
，
以
及
在
電
視
節
目
上
，
孩
子
才
看
到

﹁
外
面
的
世
界﹂
。

兩
母
子
就
這
樣
相
依
為
命
地
在﹁
斗
室﹂
中
生
活
了

五
年
。
喬
伊
開
始
教
好
奇
的
孩
子
認
識
外
面
的
世
界
，
並

策
劃
如
何
逃
走
。
她
先
教
孩
子
裝
病
，
希
望
在
男
人
帶
他

看
病
時
借
機
向
人
求
救
，
但
男
人
只
肯
買
藥
回
來
。
於

是
，
她
讓
孩
子
裝
死
，
並
用
地
毯
包
裹
起
來
，
叫
男
人
開

車
把﹁
屍
體﹂
扔
掉
。
結
果
，
裝
死
的
兒
子
終
於
從
男
人

的
車
上
逃
了
出
來
，
警
察
也
救
出
了
喬
伊
。

但
故
事
並
沒
就
此
完
結
，
回
到
家
跟
父
母
團
聚
的
喬

伊
雖
感
受
到
親
友
的
熱
情
，
卻
為
不
幸
遭
遇
耿
耿
於
懷
，

尤
其
是
父
親
無
法
接
受
傑
克
這
個
外
孫
，
她
一
度
自
殺
。

幾
經
掙
扎
，
她
終
於
和
兒
子
回
到
囚
室
看
看
，
向
過
去
告

別
。這

是
涉
及
性
罪
案
的
電
影
，
但
編
導
沒
去
渲
染
情
節

的
慘
烈
，
而
着
重
刻
畫
遭
性
侵
者
的
心
理
變
化
及
其
母

性
，
並
以
一
個
無
辜
孩
子
的
眼
睛
帶
出
故
事
。
看
得
令
人

揪
心
和
感
慨
之
餘
，
也
促
人
思
考
：
人
生
中
的
意
外
無
法

預
料
，
一
旦
發
生
了
，
如
何
面
對
並
走
向
未
來
？

不存在的房間

每
當
有
大
型
體
育
賽
事
，
香
港
運
動
氣
氛

炒
得
熾
熱
。
接
踵
而
來
，
當
然
是
各
界
歡
迎

運
動
員
凱
旋
歸
來
，
風
光
一
時
無
兩
。
二
十

年
前
，
李
麗
珊
代
表
香
港
奪
得
首
面
奧
運
金

牌
，
她
的
一
句﹁
香
港
運
動
員
唔
係
垃
圾﹂

比﹁
養
一
個
小
朋
友
要
四
百
萬﹂
同
樣
有
分
量
。

二
十
年
過
去
，
敢
問
高
官
支
援
體
育
事
業
發
展
政

策
？香

港
體
育
發
展
政
策
零
碎
化
，
雖
有
不
少
有
心

人
為
此
出
力
，
但
多
年
來
仍
然
像
舉
辦
嘉
年
華
會

式
推
行
。
從
硬
件
上
，
香
港
體
育
設
施
支
援
不

足
，
沒
有
全
面
規
劃
發
展
，
就
如
李
麗
珊
摘
金
的

水
上
運
動
項
目
，
二
十
年
來
也
沒
有
具
規
模
的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出
現
。
今
屆
單
車
項
目
因
為
李

慧
詩
而
受
矚
目
，
但
合
格
單
車
徑
仍
然
只
聞
樓
梯

響
。
論
軟
件
，
更
是
寥
寥
可
數
。
二
零
一
零
年
民

政
局
提
交
的
︽
體
育
發
展
的
政
策
及
目
標
︾
以
建

立
社
區
熱
愛
體
育
文
化
、
體
育
精
英
化
及
香
港
體

壇
中
心
盛
事
化
作
為
三
大
發
展
方
向
，
但
重
點
在

於
入
選
運
動
員
日
常
生
活
及
出
賽
經
濟
資
助
、
退

役
後
出
路
支
援
以
及
公
眾
特
別
是
家
長
對
職
業
運

動
員
專
業
性
尊
重
程
度
等
，
政
府
顯
然
力
不
從

心
。李

慧
詩
之
所
以
稱
為﹁
牛
下
女
車
神﹂
，
因
為

她
在
牛
頭
角
下
邨
成
長
。
香
港
運
動
員
的
辛
酸
除
了
艱
苦
訓

練
外
，
他
們
對
生
活
壓
力
往
往
需
要
一
邊
工
作
一
邊
訓
練
，

魚
與
熊
掌
，
如
何
兼
顧
？

運
動
事
業
發
展
能
團
結
社
會
，
在
民
望
低
迷
時
期
，
政
府

如
何﹁
捉
鹿
要
識
脫
角﹂
，
關
鍵
當
然
是
把﹁
振
興
香
港
體

育
發
展﹂
期
票
兌
現
吧
。

應落實振興體育發展

金
庸
的
武
俠
作
品
︽
倚
天
屠
龍
記
︾
中
，
那

﹁
倚
天
一
出
，
誰
與
爭
鋒
？﹂
的
名
句
，
相
信

看
過
此
書
的
人
都
會
記
得
。
屠
龍
刀
儘
管
很
鋒

利
，
但
面
對
倚
天
劍
時
卻
一
點
辦
法
也
沒
有
。

因
為
小
說
的
設
計
，
就
是
讓
倚
天
劍
砍
斷
屠
龍

刀
，
取
出
內
藏
的
秘
笈
。

但
如
果
倚
天
劍
面
對
鴛
鴦
刀
時
，
是
劍
還
是
刀
鋒

利
？
或
者
這
兩
者
在
面
對
古
龍
小
說
︽
多
情
劍
客
無

情
劍
︾
的
李
尋
歡
時
，
是
飛
刀
更
鋒
利
嗎
？

金
庸
在
︽
神
鵰
俠
侶
︾
中
的
獨
孤
九
劍
，
卻
說
鈍

劍
無
鋒
，
最
後
達
至
用
木
劍
亦
可
殺
敵
的
境
界
。
可

見
在
武
俠
世
界
中
，
靠
的
並
不
是
武
器
的
鋒
利
與

否
，
而
是
一
招
一
式
加
上
內
力
。

我
曾
經
想
過
，
如
果
把
名
家
的
武
俠
作
品
中
的
人

物
，
齊
齊
比
試
，
誰
會
是
最
後
的
勝
利
者
？
是
如
來

神
掌
厲
害
，
還
是
降
龍
十
八
掌
厲
害
？
是
西
毒
歐
陽
鋒
的
毒
物

厲
害
，
還
是
唐
門
的
暗
器
厲
害
？
其
實
，
這
是
沒
有
答
案
的
，

因
為
要
看
創
作
者
描
述
哪
種
厲
害
，
那
就
是
天
下
的
第
一
了
。

在
現
實
的
世
界
裡
，
任
何
武
器
都
比
不
上
槍
炮
，
槍
炮
又
比

不
上
導
彈
，
因
為
那
是
遠
距
離
就
可
以
殺
人
的
利
器
。
所
以
，

導
彈
一
出
，
誰
與
爭
鋒
？

這
些
武
器
，
都
是
殺
人
於
有
形
，
是
由
人
控
制
的
，
如
果
人

類
不
自
相
殘
殺
，
什
麼
導
彈
核
彈
都
不
會
使
用
。
那
麼
可
以
殺

人
於
無
形
的
利
器
是
什
麼
？

記
得
多
年
前
上
演
過
的
一
部
內
地
電
影
嗎
？
片
名
叫
做
︽
集

結
號
︾
，
裡
面
有
首
主
題
曲
叫
︽
兄
弟
︾
，
裡
面
有
歌
詞
說
，

歲
月
鋒
利
，
是
最
厲
害
的
武
器
。
因
為
任
何
人
只
要
歲
月
到
了

盡
頭
，
就
必
然
要
仙
遊
而
去
，
無
人
能
夠
躲
避
，
亦
不
受
任
何

人
控
制
。
還
有
歌
詞
說
的
是
，
死
亡
最
是
無
敵
。

所
以
說
，
歲
月
一
出
，
誰
與
爭
鋒
？

誰與爭鋒﹖

旅行團抵達無錫那日正逢七夕，天又降起綿綿
細雨，且淅淅瀝瀝下個不停，頓覺涼爽許多。多
數人留在賓館休息，我卻借了把傘，獨自「打
的」去惠山古鎮—那裡有我一個久遠的夢。
小橋流水的惠山古鎮以「泉茶文化」聞名於

世，直街、橫街和惠山泥人博物館都很有名。在
一派江南韻致映襯下，眺望乾隆下江南時點讚的
「江南第一山」惠山美景，大有心曠神怡之感。
筆者此訪的目的地—「天下第二泉」就藏在
惠山東隅的錫惠公園內。它原名惠山泉，唐代茶
聖陸羽來無錫訪友時曾居惠山寺，對惠山「泉源
淵淪，篁木濃翠」景色很是讚賞，飲過惠山泉
後，對清冽甘美的泉水更是傾心有加。後來陸羽
品評天下水為二十等，惠山泉位列第二，「天下
第二泉」的美譽由此得名。走進錫惠公園，我先
要了一杯茶，自是香郁無比。導遊說惠山泉水質
輕而味甘，能益諸茗色、香、味、形之美，所以
歷代深受茶人讚許。筆者一邊品茗，任碧綠的茶
葉在玻璃杯裡沉沉浮浮，一邊想起唐代大詩人李
紳對無錫泉水的讚譽：「乃人間靈液，清鑒肌
骨，漱開神慮，茶得此水，皆盡芳味也。」
最令我心往神馳者，並非歷來被達官貴人、文
人墨客品茗遊玩、題詠放歌的「惠山泉」，而是
這裡孕育了中國傑出的民間藝術家—阿炳和他那
蜚聲海內外的名曲《二泉映月》！
踏着青石鋪就苔痕斑斑的小徑，穿過一片「曲
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境地，便聽到潺潺泉水
聲，名冠遐邇的「天下第二泉」就掩映在一片奇
石古樹之中！我之所以對此耿耿於懷情有獨鍾，
冒着大暑千里迢迢而來，因為此地乃民間音樂家
阿炳隨父親華清和當道士、習音樂、獲得創作靈

感的聖地。我自小酷愛阿炳樂曲，那纏綿如訴的
旋律常使我夢繞情牽，心動神馳，拜訪天下第二
泉是我醞釀多年的夙願！黑白相間的「天下第二
泉」五個大字赫然鐫在藤蔓攀爬的石壁上。相距
不遠的長亭裡有古曲緩緩淌出，是一位身着青色
長衫的老者在演奏《二泉映月》，迷離中令人誤
以為他就是阿炳先生呢！
不禁想起阿炳（1893—1950）可歌可泣的身世
來。他原名華彥鈞，無錫東亭人。他聰明好學：
自幼隨父在雷尊殿當小道士，在私塾讀三年後，
從父學鼓、笛、二胡、琵琶等樂器。他12歲能演
奏多種樂器，並參加拜懺、誦經、奏樂等活動。
18歲被無錫道教音樂界譽為演奏能手！他又命運
不濟：4歲死了母親，21歲患上重疾，32歲雙目
失明……失明後他在無錫街頭以賣唱和吹奏樂器
為生。他常常自編自演當日新聞，抗戰時還演唱
過《漢奸的下場》等愛國歌曲，勝利後則演唱抨
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節目。用今天的話說，他是
一名「創作型音樂家」。
阿炳是不幸的！黑暗的時代吞噬了他的光明與

親情，煢煢孑立的他只好借胡琴消愁，與絲竹共
鳴……他又是幸運的：神聖的音樂滌蕩了他滿腹
的悲愴與壓抑，無情的滄桑賦予他一雙聆聽天籟
的耳朵、練就他一顆創造奇蹟的慧心。他一次次
來到二泉邊，用琴聲傾吐自己的滿腹情懷，一闋
闋神籟自韻、蕩氣迴腸的樂曲猶如這二泉之水噴
湧而出。他創作了270多首民間樂曲，不朽的二
胡曲《二泉映月》、《聽松》和琵琶曲《大浪淘
沙》、《昭君出塞》更成為中國名曲！茫茫雨幕
中我走近泉邊，松濤呼嘯、泉水丁冬中耳邊又蕩
漾起《二泉映月》的纏綿之聲。佇立二泉之畔，

遙想七八十年前一位羸弱的盲道士隱居於此、思
索於此、操琴於此，淚水和雨水不由融為一體自
兩腮滴入深潭。我彷彿聽見一顆孤獨的靈魂在悲
吟，看到一個消瘦的身影在抗爭。
想當年，多少月朗星稀的夜晚，阿炳臨青山幽
泉演奏二胡之時，不知是何心境、有何況味？命
運多舛的阿炳正是從這丁冬泉水中感悟出人生的
奧秘、傾聽到音樂的律動，冥冥中似乎受命運的
支配，心中騰起一股股強烈的情感漣漪和創作慾
望—貧困潦倒的童年、沿街賣藝的酸楚，遺恨、
眷戀、迷茫、渴念，愛與恨、情與仇、靈與肉、
生與死……一切的一切像湧泉般在他心田汩汩流
過，化作手中哀怨繾綣的音符。他兩眼一片漆
黑，胸中卻擁有一彎聖潔的明月，於是一闋以二
泉和月光命名的撼人魂魄的二胡曲就這樣在二泉
之畔「水到渠成」。
1949年4月無錫解放，阿炳和他的樂曲迎來新
生。1950年夏，中央音樂學院楊蔭瀏教授等人專
程來無錫為他錄製《二泉映月》、《聽松》、
《寒春風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龍
船》和《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這些「民樂瑰
寶」不僅在中國婦孺皆知，更躋身世界經典名曲
之列。可惜囿於當時的條件，沒有留下任何影像
資料。1950年12月4日，操勞一生元氣大傷的阿
炳以57歲之齡英年早逝，葬於無錫西郊璨山腳下
道士墓。文革中遭紅衛兵搗毀，有好心人悄悄原
地拾骨。1983年遷葬於二泉南隅。我走近阿炳之
墓，墓園不小，佔地700多平方米，形如音樂
台，由中國音樂研究所和無錫市文聯所立的墓碑
上鐫刻阿炳銅像。他頭戴銅盆帽、戴一副墨鏡，
鬍子拉碴、衣衫襤褸，沒有一點「顏值」，但這
位貧窮落魄的盲道士卻創作出樂壇經典，令人倍
感潦倒中的高雅、卑微裡的偉大！
導遊說，作家陸文夫當年曾任《新蘇州報》記
者，1950年冬偶聞《二泉映月》後扼腕震撼夜不
能眠，翌日一早冒雪前往無錫，去崇安寺雷尊殿

採訪阿炳。可惜陸記者遲來一步，阿炳已在半月
前撒手人寰！只見其遺孀董彩娣在阿炳靈前焚
香、燒錫箔。阿炳沒有遺像，桌上只有一塊木牌
寫着「華彥鈞之位」。
翌日一早，我再次脫離旅行團去尋訪阿炳故

居，它就在無錫老城原雷尊殿道館東面一間硬山
頂小平房，阿炳就在此出生又去世。房間約20平
米，內有小閣樓，仍保持原狀。1994年被無錫市
人民政府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經省政
府批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無錫市政府
斥資5,000萬元對故居進行修復擴建，佔地面積近
300平方米，還建起當年阿炳說書、賣唱的「三萬
昌」茶樓，其後成立的阿炳藝術委員會也落戶於
此。由同為音樂發燒友的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
題寫館名。2006年，阿炳故居被國務院公佈為國
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生前備嘗淒苦，身後倍享榮
耀，阿炳絕難想到自己竟能享此「哀榮」吧！
天又下起雨來，遠處傳來古剎鐘聲伴我憑弔這

位不幸又幸運的藝術大師。雨簾中回望阿炳故
居，我這個來自中原的旅人激情難抑，真正領略
到一種久違的深深的令人終生難忘的感動，我彷
彿覺得阿炳並沒有遠去：你聽，這江南雨中正隱
隱迴響着他那悠遠的琴音……

雨中的感動

一
九
九
四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大
江
健
三
郎
，
也
許
不
是
日
本

最
暢
銷
的
作
家
，
所
以
當
村
上
春

樹
的
粉
絲
們
，
為
他
們
心
目
中
大

熱
的
偶
像
失
意
於
諾
獎
時
，
村
上

才
禁
不
住
那
麼
酸
溜
溜
，
以
不
屑
而
自

負
的
口
吻
揶
揄
那
些
得
獎
作
家
，
當
中

沒
有
誰
比
他
擁
有
更
多
讀
者
，
脫
不
了

孩
子
式
的
驕
傲
，
無
形
中
便
顯
示
出
他

對
諾
獎
評
判
原
意
的
無
知
。

諾
獎
不
是
什
麼
坊
間
暢
銷
書
冠
軍

獎
，
要
頒
暢
銷
大
獎
，
也
不
用
年
年
消

耗
那
麼
多
人
力
物
力
，
大
張
旗
鼓
辦
得

如
此
隆
重
，
只
需
來
個
國
際
市
場
調
查

便
容
易
得
出
結
果
。
看
來
諾
獎
一
貫
標

準
，
不
外
乎
重
視
作
家
本
人
品
質
，
以

及
作
者
所
屬
鄉
土
精
神
和
風
格
，
可
是

從
村
上
作
品
中
，
條
件
便
有
不
足
了
，

村
上
小
說
情
節
中
人
物
的
精
神
狀
態
和

生
活
習
慣
，
向
來
就
好
像
刻
意
走﹁
國

際
化﹂
，
跟
他
自
己
本
國
總
是
沾
不
上

邊
，
要
不
是
主
角
還
有
個
日
本
名
字
，

單
從
中
英
譯
文
就
沒
有
人
猜
到
出
自
日

本
作
家
手
筆
，
不
時
為
西
方
或
者
為
中

國
崇
洋
讀
者
口
味
而
傾
斜
，
說
句
雞
蛋

和
高
牆
譁
西
方
之
寵
這
種
投
機
意
向
，

歷
屆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家
就
沒
有
這
種

﹁
聰
明﹂
，
可
見
作
家
活
躍
不
活
躍
，

作
品
暢
銷
不
暢
銷
，
並
非
諾
獎
評
判
關

注
的
重
點
。

大
江
可
愛
在
行
文
樸
素
，
重
視
家
庭
倫
理
正
面

題
材
，
為
人
正
義
敢
言
而
胸
襟
廣
闊
，
正
義
敢
言

在
長
年
累
月
因
反
對
軍
國
主
義
而
受
到
迫
害
仍
無

悔
，
至
今
仍
不
恥
小
泉
抹
煞
侵
華
史
實
修
改
憲

法
。
他
胸
襟
廣
闊
在
熱
愛
漢
學
而
不
拘
泥
古
籍
，

兼
愛
巴
金
、
冰
心
、
茅
盾
和
高
行
健
，
並
為
︽
靈

山
︾
中
的
喻
意
作
過
深
切
解
讀
，
也
曾
虛
心
親
到

中
國
訪
問
莫
言
，
文
藝
國
際
視
野
亦
涉
及
中
外
他

國
作
家
，
莎
士
比
亞\

卡
夫
卡
之
外
，
最
令
他
心

儀
的
還
有
塞
萬
提
斯
的
︽
唐
吉
訶
德
︾
。

年
輕
時
讀
過
馬
克
吐
温
的
︽
頑
童
歷
險
記
︾
仍

念
念
不
忘
，
宏
觀
量
大
，
接
納
批
評
，
研
討
會
中

有
人
說
他
近
作
不
如
早
期
，
他
亦
虛
心
反
省
，
承

認
加
添
句
子
修
改
過
的
作
品
的
確
不
如
原
作
自

然
，
這
才
不
愧
大
作
家
風
範
。

村上和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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